
自从知悉马金凤老师仙逝的消息，我一直没能平静下来，
就在下班的途中，倚着班车的窗户，戴着耳机一遍遍回听她的
每一段经典演唱，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不由潸然泪下。那个伴
随了我童年，又影响着我心灵成长的人走了。

可以说，很多做人的道理，都是因为陪母亲听马金凤的
戏学来的。听戏和读书是一样的。

我出生的年月，还是电视没有普及的时候。第一次听马
金凤唱的《对花枪》，是在家里刚买了磨唱机的那天。一张蓝
色的圆形唱片，放上针头，就流淌出字正腔圆的豫剧名段。母
亲不厌其烦地放，又不厌其烦地跟着学，做针线的时候她再将
戏里的故事讲给我听。那年我约莫四五岁，从戏曲中听到一
个妙趣横生的故事，那个叫“姜桂芝”的女子唱道：“我的姑娘
啊，你可知晓，咱的客厅内，来了一位俊公子……”这姑娘从窗
户眼偷偷观望，对这位公子一见钟情。《对花枪》后来的故事有
点沉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姜桂芝，等了四十年，等到了一个
负心汉。那段“手拉着我的儿名叫罗成”，唱得忧伤悲愤，又不
失大家闺秀的善良大度，被马金凤老师表达得淋漓尽致。马
老师的声音甘醇干净，仿佛毫无瑕疵的美玉，能让做活的人忘
记疲累，苦恼的人放下烦忧，她用柔韧又朴实的声音，将回肠
荡气的故事送给人们，又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是非观，教会
做人的道理：不学那贪荣华薄情的“老罗艺”，又教育少年人不
能不问青红皂白“逞英雄”。

她演绎的每一个故事，都给我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穆桂英挂帅》是我在露天黑白电影上看的，那时候三十六岁
的马金凤老师好年轻啊，美目如水，容光焕发。她演母亲时
温婉端庄，换上“帅服”时立即英姿飒爽。“我不挂帅谁挂帅，
我不领兵谁领兵”“我五十三岁又管三军”……每次听都能让
人热血沸腾。在她的表演中，能让人看到一股奋进的力量，
与现实中那类怠惰、平庸、麻木、自私的人成为鲜明的对
比。义薄云天，一马当先，舍我其谁；深情敦厚，忠孝贤淑，庄
重优雅……

听《打金枝》的时候，我读小学五年级，我从里面听懂一个道理：女孩子哪怕在家里多
么娇惯金贵，到婆家也要尊重长辈；《花打朝》则让我看到一个爱憎分明、保护忠臣后代的

“七奶奶”。马金凤老师演什么都倾尽情感，演什么都会让听众完全沉浸其中。
几十年过去，我的母亲和兄长都白发苍苍，我们全家人都爱听马老师的戏。从唱片到

磁带，从VCD、DVD到“老年听戏机”“小度”，只要“穆桂英”在，只要“七奶奶”在，母亲的日
子就是热闹而满足的。

如今，这位慈祥的老人安详地去了，她那纯冽明净的声音，永远会留在人世间，留在爱
她的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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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夏韵
朋友的乡下老屋在海拔近千米的

山上，从去年开始他便对老屋进行整
修，但依然是土墙土院、木楼木檐，只
是把老青瓦换成了大块机瓦，基本保
留了老屋的原始构造与模样。

上个周末，我携家带口也去了朋
友乡下的老屋，那个清凉是城市里不
可能有的。就连蝉鸣也是懒洋洋的。

乡村的太阳总是落得很晚，即便
是落下山了，天际的白依然要好久好
久才会慢慢变暗。可黎明总是早早地
就来了，窗外的鸟便叽叽喳喳地叫个
不停，生怕你不会醒。

盛夏乡村的清晨也是寂静的。放
眼远眺，绿的山被一层薄雾笼罩，从山
涧流出的清泉生生地分开郁郁的山
林，把起伏连绵的山脉融入一幅静谧
的山水画中。

一条小溪从老屋前静静地流过。
朋友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就是用溪水
自建了一个水磨坊，周边乡邻便告别

了手推磨的历史。后来，小溪里的水
被引到几里外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小
水电站。村里有了电，就有了电灯，也
有了电磨，那座水磨坊才退出历史的
舞台。

山村稍稍平坦的地方，是一坎一
坎的农田，由远及近，由低到高，朦胧
似锦，也是那样的宁静。田地里的苞
谷，山坡上的烤烟，与炎炎的夏一起，
散发着夏特有的味道。

或许是天太热，田野里鲜见有劳作
的农夫。蝉依然在时高时低地叫着，不
时有麻雀在房前屋后飞来飞去。老屋
旁的古树荫下，三三两两的村民，手摇
着蒲扇，照看着跑来跑去的孩子。不时
大声说，跑慢点，小心摔倒。

等到太阳偏西，便会有人拿着农
具走进田地，去打理地里的庄稼。也
有风了，从山的那边吹来。似乎都能
听到苞谷灌浆的声音……

夜幕降临。一轮上弦月从山顶冒

了出来，映照着整个乡村，也把树枝、花
草的影子投射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

不知哪个角落有几只蝈蝈在吱吱
地叫着。月光照不到的阴暗处，萤火
虫悠游自在的飞来飞去，忽明忽暗，似
只只精灵在夜空中闪烁着绿莹莹的小
眼睛。

七月乡村的晨，是最清新的时
刻。沉睡醒来的乡村，有一种芬芳香
郁的香，从山林间，从溪水旁，慢慢地
弥漫开来。那从山垭口升起的太阳，
更是将一种无形的醉意洒向起伏的山
峦，在湿润的空气中一波一波拂过。
朦胧的雾流动着，越来越淡，最后消失
得无影无踪。远处的山峰渐渐清晰，
辉映着田野或浓或淡的色彩，释放着
乡村独有的夏韵味道。

这是新的一天，乡村周而复始地
重复着一种韵味，将生活过得原汁原
味。即使是炎炎的夏日，也是那样从
容不迫。

品味乡村

□ 鲁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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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觉得，高原是我心灵的故乡。“高原”两字，读起来就有些心情澎湃而激荡。在高
高隆起的土地上，空气稀薄，地形复杂，风景却波澜壮阔，独具一格。

高原是有色彩的。当你真实地站在高原上，你的心突然缓缓地放轻松，你甚至想张开
胳膊，使劲地、狠狠地拥抱一下高原。它的色彩如此斑斓。你看那天，是湛蓝如洗的，而云
朵则一朵一朵飘浮在低低的天空中，仿佛伸手可得。而当你沿着如带子般飘飞的公路往
前走时，远远的湖泊像一颗镶嵌的蓝色宝石，在阳光下闪烁着动人的光泽，美得摄人心
魄。你只想，走得近些，更近些。而当湖泊一览无遗展现在你面前时，你突然感动得想流
泪。自然壮美无言，人渺小如蚁，可是，我们却能够在这一刻，彼此相遇，去领略它的美，我
们是多么幸福的人！

高原是绿色的。当你行走在藏北大草原时，那悠扬的牧歌，铺陈到天际的绿意，让你
赏心悦目。在绿色之上，苍穹之下，大自然不会让画面空白或是一丁点的不完美。它随意
地把黑色的牦牛，白色的羊群撒在其中，这些牛啊，羊啊，缓缓地走在草原上，就仿佛移动
的“黑珍珠和白珍珠”一般了。牧羊犬在羊群里跑啊跑，偶尔狂吠几声。

如果你以为高原是荒芜、单调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高原上，你遇到的庙宇，你见
到的经幡、风马、玛尼石，都是五颜六色的。你看庙宇的墙壁，赭红、纯白、墨黑、明黄，只
要你想到的颜色，高原上都可以夸张地使用，可是，你却丝毫感觉不到突兀，反而感觉恰
到好处。

高原的声音是美的，美得那么不可思议。你听，那是高原上风吹动经幡的“沙沙”
声，风声如口哨般吹起，像个调皮的孩子一般从你的身边跑过。接着，你听到了雄鹰展
翅翱翔的鹰哨声。雄鹰，只有经过了重生，才可以飞得那么高，那么远。倏尔，似乎四下
里极为安静，你却又听到了牦牛脖子上铃铛的“叮当，叮当”的声音；慢慢地，你听到了人
们低声诵经的声音，那么齐，那么缓，让人听了那么心安。如果你有幸走进藏族同胞的
家里，他们会为你跳着锅庄，唱着最美的歌曲，老人会在燃起的篝火边，满天星光下，给
你慢慢地讲格萨尔王的传说。那穿越时空的故事，仿佛历史在此时凝结，高原的历史文
化，总是那么让人痴迷。

高原最美的是人。高原人，戴着英雄结，策马奔腾；高原人，身上点缀着绿松石和红玛
瑙。高原人，唱着动听的情歌，响彻天籁；高原人，喝着青稞茶，马奶酒，跳着幸福的锅庄。
高原人坦荡荡，具有英雄气概。

高原之魅，魅力无限……

高原的魅力 □ 王南海

神州处处

闲情逸致

种荷小记 □ 张军霞

我对荷花的钟情，由来已久。
当年刚参加工作时，门岗的师傅爱养花，他在办公楼

墙角的空地上放了两个老式的大水缸，缸内种了荷花。夏
天时，我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就能看到那亭亭玉立于缸
内的荷花。或许因为在枯燥的公文中埋头太久，这时看
荷，就觉得格外清雅、养眼。

那日，清晨下了雨，我上班时路过荷花塘，看到荷叶上
的雨滴晶莹透亮，忍不住低下头，轻嗅花香，没想到，我有
一个爱好摄影的同事正巧走过来，她手疾眼快抢拍了我低
头的瞬间，拍出了一张效果奇好的照片：只见那镜头中的
我与荷花两两相望，我一手伸向花，一手正捋起被风吹乱
的长发，动作和表情都格外娴静。

我喜欢那张照片，把它当成聊天时的头像，好多年都
舍不得换掉。后来，我爱上了码字，想要给自己起一个笔

名，第一个想到的字还是“荷”。
我努力回忆，真正爱上荷花，大约是因为童年时去外

婆家过暑假，村子的东边就有一片荷塘，小伙伴们常相约
去那里玩。当我们穿过夏天的热浪走到荷塘边，看到满目
碧绿的荷叶挨挨挤挤，星星点点的荷花嫣然摇动，引得蜻
蜓时时飞来驻足，红绿相依，充满生机，美得让人心醉。次
年暑假，我又回到外婆家，可惜那片荷塘已被填平，正有机
器来回轰鸣。外婆说，那里要建一个大工厂，我却一下子
觉得无趣起来。

我很想自己养一缸荷。我家倒是有一个楼顶的小院，但
是没有电梯，想要搬上来一个水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
每次也只是想想就又罢了。有一天，爱人从集市回来，兴奋
地告诉我，他在小城一个偏僻的小店里，找到了大小适中的
水缸，已经买回来了。他说这话时，我才注意到他满头大汗，

只见他变戏法似的一闪身，门外果然“站”着一口缸，缸体是
黑色的，表面有些粗糙，却更显得古色古香，正合我心意！

这口缸不大，一个人扛上来也颇为费力，爱人为了满
足我的心愿，也真是舍得下力气。等他把缸在院子里安置
好，当天下午我就跑出去买了两棵荷花回来，把花种到缸
里，加半缸水，放到阳光下，看着它慢慢舒展开叶子，随着
微风轻轻摇曳，我真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我，终于实现
了多年的“种”荷梦。

如今，我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的这缸
荷。有时，我在这缸荷旁边看书；有时，我就和爱人在这缸
荷旁边聊天。卖花人告诉我，荷花的花期在农历六月。她
似乎怕我急，其实我有这缸荷就足够了，我并不急着看花，
从爱人冒着骄阳把缸搬回来的那天起，最美的花早已开在
我心里。

有水的地方就有鱼，但不是每个
地方都有银鱼。故乡在鄱阳湖东南
岸，靠水吃水，人们春摘藜蒿夏莲藕、
秋捕银鱼冬马蹄。我小时候就爱吃银
鱼，但是因为价格昂贵，记忆中只有逢
年过节才吃得上。几日前，母亲邮寄
来一些新冻银鱼，拆开包装，淡淡鱼香
穿透时光、沁人心脾。

比起司空见惯的青草鲫鲤，银鱼
要稀有得多。因对水质要求高，鄱阳
湖也就部分水域适合养殖银鱼，银鱼
在春夏之际产卵，人们在夏秋之际捕
捞。成熟后的银鱼约一指长，玲珑剔
透身似银、不见肠骨肉鲜嫩，离开水体
后银鱼很快失去生命，故而渔民多将
其晒干后冷冻出售。

银鱼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丰
富，且无鳞无骨做起来简单吃起来方
便，深受大家喜爱。小时候最开心的是

在大年三十前几天，母亲带着我和姐姐
去干货市场买年货，顺带给我们姐弟仨
买几件新衣服。干货市场每次必买的
是两斤冻银鱼，这银鱼挑起来也有讲
究，这鱼身子要是泛黄说明不够新鲜，
母亲多是在鱼柜前挑三拣四许久，在店
老板忍无可忍下母亲才悻悻地瘪嘴收
手。随即付钱后母亲左手拎着大包小
包，右手一挥，像个领兵的将士，带着我
们大娃小娃奔赴下一个“战场”。

银鱼泡上温开水后，母亲把菜刀
在石头上磨了几下，随即快速切起了
藕段，在藕丝成型后，“当当”几声母亲
开始用一长一短的筷子打起了蛋液，
打蛋这门手艺我苦学很久一直没学
会，后来还是买了打蛋器才得以解
决。鸡蛋打好后，母亲将凉白开倒入
蛋液中，搅拌均匀便端至烧红的煤炭
炉上；另一边铁锅兄开始热烈地与银

鱼、藕丝相遇，两类河鲜肝胆相照、不
分彼此。末了，母亲没忘洒一些银鱼
到蛋羹中，短短时间，藕丝银鱼和银鱼
蛋羹两道知名河鲜出锅，而母亲做菜
的这一幕，站在一旁等吃菜的我记忆
至今，难以忘却。

上中学时，因我个子矮身子瘦，母
亲不知听谁说银鱼吃多了能长高长
壮，但又怕我吃腻，于是天天变着法子
给我做银鱼，用青椒炒、用香油炸、用
料卤……

收到银鱼后母亲给我打电话，叮
嘱我要把银鱼放进冰箱里冷冻，但是
不能放太久，说银鱼吃了对身体好，如
我现在不爱吃可以多给女儿做点。没
一会儿又教起我银鱼的做法，电话那
头的她还是絮絮叨叨，电话这头的我
却是静久无声，眸子无来由的湿润。

银鱼故乡来，来的不仅仅是银鱼。

银鱼故乡来

口颐之福

□ 胡新波

江苏省启东市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强化公园“生态绿肺”的功能，彰
显启东江海文化地域特色，造福城乡群众。该市蝶湖公园以“生态、人文、活力”为主
题，通过灯光亮化、3D 投影等技术，打造启东新地标、新舞台。图为启东市蝶湖公园美
丽景色。 许丛军 摄

蝉鸣

太阳一直沿着它的音调上升
挂上
正午的树梢

在季节的浓荫处
用一曲咏叹 把夏天
唱到高潮

蛙鼓

小小的鼓手
把月亮当成一面爵士鼓
不知疲倦地敲

越来越有节奏了
越来越有韵味了
清亮的鼓点
落满原野

蟀吟

在夏天的深处
轻拢慢捻
阳光和月光的两根弦

余音袅袅中
一片树叶落下
有人听到了
岁月的跫音

夏之音
□ 方华

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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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